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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书写
∗

袁玲丽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 朱光潜是说理文写作的高手。 对他作品中的事理解读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乡

土人情、乡村风俗和田园风景书写，这些极富皖西南地域风情的典型事例和意象，汇聚起来构

筑成一幅立体的清末民初皖西南山居图。 隐藏在说理文中的乡土情结书写，凝聚着作者浓郁

的家园意识和故土情怀，是成年朱光潜离开乡村天地奔赴城市生活的必然，是作者自然主义美

学和文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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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生于清末皖西南桐城山区的一个偏僻

村庄，自幼便对语言文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六

岁进入父亲的私塾，十六岁时考入桐城中学，二十

一岁时考取了香港大学，由此告别生活了二十多年

的皖西南天地。 故乡桐城的田园山地和风土人情

构建了童年、青少年时期朱光潜对于世界最初的直

观认知，而这些成长经历、记忆中的印象与认知感

受，又在岁月的洗练中逐渐沉淀，转化成一个个典

型的形象和意象，成为他一生创作时取之不尽的素

材库。 细读朱光潜的诸多说理文，不难从中发现频

频出现的乡土人情、乡村风俗和田园风景书写，这
些凝聚了朱光潜故土情结的乡村田园场景和意象，
在参与说理的同时，也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皖西南

山村民居的传统风貌，营造出了一种质朴氤氲的自

然气息。

一、皖西南乡土人情

戴·赫·劳伦斯说过：“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

伟大的乡土精神。 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

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 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

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
不同星辰的不同吸引力———随你怎么叫它都行。
然而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 ［１］ ２０ 世纪初的皖

西南山村依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乡村生活，在童年

朱光潜的眼里，最勤苦耐劳的当属一年到头耕种在

土地上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寒来暑

往，从不得歇。 家中的男孩，尤其是长子往往被寄

予厚望，犹如每年预留的稻种一般珍贵。 男人们在

外辛劳耕种时，女人们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
闲暇时纺织绣花。 女子的针线盒是家庭的必备品，

９８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教育部 ２０１３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１３ＹＪＣ７４００９０）“基于语料库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英译研究”；

全国高校 ２０１４ 年外语教学研究项目（ＪＳ２０１４ＱＴＸＭ００６８）“朱光潜的外语教育实践与理念研究” ；２０１５ 年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ＪＳ２０１５ＨＧＸＪ００７８）“朱光潜翻译思想的多维研究”
［作者简介］袁玲丽（１９７４— ），女；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里面的针头线脑缝补起农家人生活的艰辛，而点缀

于其中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则是平淡生活中一

抹亮丽的色彩，衬托出农家女子的心灵手巧，也寄

托着青年女子对未来的憧憬。 这家中凝聚着温情

和希望的针线盒，曾给幼年的朱光潜留下过深刻的

印象。 乡下姑娘难得能有一件漂亮衣裳，压在箱

底，一般是舍不得穿的。 朱光潜在提到自己住在北

京时情愿去后门大街而不去北海时比喻道：“我相

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

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的一件漂亮

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 ［２］６５这件漂亮的

衣裳在姑娘时还是可以偶尔穿出去应场的，然而，一
旦嫁为人妇为人母，这当年曾被无限遐想过的衣裳则

只能压在箱底，成为一份成长的怅惘见证了，这种心

情恰如创作者多年后翻看自己最初的作品。
乡土社会地域空间明确，人员结构相对稳定，

乡村农事生活单纯，在乡情的维系下，人们共同遵

循业已成为传统的礼仪和秩序，相互恪守本分，彼
此耳熟能详，“这是一个都‘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

人的社会” ［３］。 熟悉是从长时间多方面接触的过程

中培养出的一种亲密感觉，恰如外语学习过程中学

习生词，朱光潜写道：“对付生词就象对付陌生人的

面貌，你碰见一个陌生人，下定决心要把他记住，盯
着他看一天两天不放，就能把他记住吗？ 他是一个

活人，你要记住他，就得熟悉他的生活，看他怎样工

作，怎样聊天，怎样笑，怎样穿衣吃饭，如此等等，久
而久之，你就自然而然地熟悉他，知道怎样去应付

他了。” ［４］１４乡村又是个封闭的小社会，乡里乡亲沾

亲带故，一个新人要想融入当地人的圈子，必须要

尽快攀亲结友，在朱光潜看来，新知识的学习如同

是走进一个乡村的新客，村里的熟人越多，牵涉面

越广，他融入的可能性就越大，他的地位也就越稳

固。 相反，如果他进村之后，不能同任何人发生关

系，他就变成众人眼里戒备提防的陌生人，难以找

到自己的位置，更无法发挥他的能力或者有所作

为。 只有攀亲结友，彼此交往，产生联系，相识相

知，才能共同构筑一个融会贯通的知识网络。

二、皖西南乡村风俗
朱光潜家附近有个集市，每逢年节，附近几个

县的农民、小商贩等都聚集到这里来买卖物品，赶
集市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件热闹事。 朱光潜在谈

到人生会面临种种选择时比喻道：“人投生在这个

世界里如入珠宝市，有任意采取的自由，但是货色

无穷，担负的力量不过百斤。 有人挑去瓦砾，有人

挑去钢铁，也有人挑去珠玉，这就看他们的价值意

识如何。” ［５］２２２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集市上出现的

各种人也是朱光潜观察的对象：有暴发户，处处以多

为贵，时时不忘装点门面，借此机会来炫耀自己的家

私；有商人，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本
以为富足，一夜之后，满集市人都喧传那些钞票全不

能兑现，一文不值，惶恐、忐忑而又心有不甘；也有明

明是一个穷人，却要摆出富贵架子，滑稽可笑中又透

着一丝可爱，这形形色色的赶集众乡亲。
除了赶集，乡村生活中另一件乐事要数看戏

了。 作为黄梅戏的故乡，清末民初的桐城活跃着大

批黄梅戏戏班。 一到农闲时节，便有各个戏班在桐

城山村巡回表演。 有演员坐在村民家堂屋板凳上

清唱的“抵板凳头子戏”，也有在农村乡场表演的

“围子戏”，在一块地势略高的平坦场地上，表演者

载歌载舞，村民们围在四周观看，演员下场后也站

到台下观众中去，你方唱罢我登场，非常热闹。 从

最初搭在村头简陋的“门板台”戏，到后来走向城市

的“新舞台”戏，演戏与看戏的场面、演员与观众各

自投入的神态曾深深印入少年朱光潜的脑海：人生

就是一部戏剧，既要有人演，也要有人看，演戏与看

戏是两种基本的人生态度。
朱光潜自小便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他的父亲和伯父在家门口无

意中挖出两个瓦瓶，兄弟俩对着瓶子研究了很久，
后来又切磋了一整天，作了一篇“古文”记，贴在瓶

子上。 父辈们运用文字时的字斟句酌与严肃郑重，
使得少年朱光潜对于文字产生了一种神秘意识，渴
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自如地掌握语言的魔力。 这个

桐城少年模仿能力很强，在他看来学古文别无奥

秘，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会浸

润下那一套架子，下笔时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扶乩

手，扶乩是曾在中国民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一种古

老占卜术。 积累了十几年文言文家底的朱光潜一

度在古文世界里游刃有余，然而，不久之后的白话

文运动却令他产生了切肤之痛，仿佛一夜之间持有

货币贬值即将破产。 而当他终究接受并逐渐运用

白话文自如创作时，最初的紧张与担心也在发生着

改变：“最初好比放小脚，裹布虽扯开，走起路来终

有些不自在；后来小脚逐渐变成天足，用小脚曾走

过路，改用天足特别显得轻快，发现从前小脚走路

０９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



的训练工夫，也并不算完全白费。” ［６］１１４裹脚是在中

国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一个陋习，在 ２０ 世纪初

的中国乡村依然普遍。 裹脚布因其对人性的摧残

而终究会被扯开，文言文也因其无法满足人们的日

常表达需要而终将被白话文取代。 在朱光潜看来，
文言文与白话文并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白话

文是从文言文演变而来的，“我们如果硬要把文言

奉为天尊，白话看成大逆不道，那就无异于替母亲

立贞节牌坊，斥她的儿子为私生子，不让他上家

谱。” ［６］２４３上家谱是乡村社会认祖归宗的一种仪式，
立贞节牌坊则是对女子在丈夫死后贞节行为的一

种表彰。

三、皖西南田园风景
田园山川，清风明月，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

馈赠。 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

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不同

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不同的山川河流

也就孕育出了不同的人文和地理文化。 位于长江

以北大别山东麓的桐城，山地、丘陵与河道交织密

布。 少年朱光潜曾经为了求学，每日早晚数小时行

走在这皖西南的山水田园间。 不上学时他曾在村

头池塘钓鱼，瞪半天也看不见浮标幌影子，偶然钓

起一只寸长小鱼，虽不能满足一咽，却也要快乐半

天。 蓝天碧水，浮光掠影，蜜蜂采蜜，蚂蚁搬家，自
然界四时更替中的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在朱光潜

的眼里都是有趣的，充满生机的，流淌在多年后回

忆时的笔端。
在谈论人生时，朱光潜写道：“人好比一棵花

草，要根茎枝叶花实都得到平均的和谐的发展，才
长得繁茂有生气” ［５］２２８。 人的情感思想就好比是花

草的生机，生来就需要足够的空间宣泄生长，需要

自由的园地与丰富的滋养，才能最终发芽开花。 如

果用沉重的砖石压着它们，仿佛墙角生出来的草

木，得不到阳光与空气，便容易变得黄瘦萎谢，即便

偶尔能破石而出，也会失去自然的形态。 人生经历

好比是土壤，文艺则是这上面开出的花朵，见证人

生的春华秋实，又反过来滋养着心灵和思想，使人

们的各种情感得到生长，如同草木在阳光下蓬勃多

姿。 人生离不开文艺的滋养，当人们的性情怡养在

文艺的甘泉中时，便可以脱去尘世的辛劳，得到片

刻的精神解放，这种感觉如同是在清泉里洗一个

澡，或者是绿树荫下歇一会儿凉。 人生是可以艺术

化的，不计较、少抱怨，“如草木在和风丽日中开着

花叶，在严霜中枯谢，如流水行云自在运行无碍，如
‘鱼相与忘于江湖’”。［２］１２６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时，
整个宇宙便成了一曲融会贯通的交响乐。

文学创作也是朱光潜频繁谈论的话题。 在朱

光潜看来，文学是人生土壤上缔结的花朵，创作者

的潜能有如一颗种子，为了能发芽、开花、结果，创
作者需要辛勤耕耘，他需要读各家书，博取众家之

长，“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

会成他的整个心灵。” ［７］２４４他得甘于守住那份等待的

寂寞：“蜗牛的触须，本来藏在硬壳里，他偶然伸出

去探看世界，碰上了硬辣的刺激，仍然缩回到硬壳

里，谁知道它在硬壳里的寂寞？” ［６］１６他需要培养趣

味，趣味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流动的水才不会腐化，
趣味的培养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
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６］２５他需要对周遭保持敏

感，普通人的心灵可能受到强烈地震撼才会产生颤

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

体的波动。” ［６］１４８不仅如此，他还要能在沉静中沉淀

下这种感悟，并用恰当的语言准确地描述，普通人

的情绪常如暴雨后的河床，夹杂着污泥和朽木奔

腾，来势汹汹，去无踪影，“诗人的情绪好比冬潭积

水，渣滓沉淀净尽，清莹澄澈，天光云影，灿然耀

目。” ［６］３８这一番等待、耕耘、滋养、呵护、静候之后盛

开的文艺之花，璀璨绚烂，流畅自然，读起来令人身

心愉悦，浑身筋肉也仿佛是在奏乐、在泛舟。 而那

些音调节奏上有毛病的文章，读后“周身筋肉都感

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６］２２１皖西南

农村做饭以秸秆和柴木为燃料，十天半月下来，灶
膛中的锅身会沾满厚厚的秸秆和柴火灰，需要将锅

端到外面倒扣在空地上，拿铲子贴着锅身，顺着顶点

的锅底向贴地一圈的锅沿刮锅灰，一铲子下去，一堆

烟灰随之滚滚落入地面，一圈刮下来，地面便是一个

烟灰画出的深浅不一的圆。 在孩子的眼里，尽管这声

音很刺耳，场景却煞是壮观有趣，声音与画面的融合，
定格为少年记忆里有关故乡的温馨场面。

四、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情结
在朱光潜诸多的说理文中，不难发现那些经常

情不自禁出现的乡土情结书写：种子发芽，蜗牛伸

触须，农民撒稻种，姑娘拣丝线绣花；草木芬芳，蜜
蜂采蜜，农闲去看戏，女子翻看箱底衣；流水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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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轻弹，厨子刮锅烟，少年垂钓池塘边；还有那热

闹的赶集、神秘的扶乩、松开的裹脚布和肃立风中

的贞节牌坊，出现在朱光潜说理文中的这众多乡土

情结书写，汇聚起来可以还原出一幅三维的皖西南

山居图。 这些乡村风景与风俗人情见证了一个桐

城少年的成长求知岁月，又透过少年的一双眼睛沉

淀积累，打包进记忆的行囊，伴随他行走天涯。 不

仅如此，多年后，当它们再次经过记忆的加工从笔

端不经意间流出时，它们早已生根发芽，出落得一

副新模样，也担负起了新使命。
成年后的朱光潜为了梦想离家前往城市，他先

是在武汉待了一年，后来在香港学习生活了五年，
毕业到上海任教两年后考取官费留学欧洲，辗转爱

丁堡、伦敦、巴黎等地求学八年，获得文学博士后受

聘于北京大学，除了因抗战被迫离京，余生一直定

居在北京。 李欧梵在谈到中国现代作家早期生活

时分析道：“离家入读大城市的新学校，代表了最早

的双重解放：首先是从传统社会的自然环境中解放

出来；其次是从传统道德标准与社会习俗整套礼仪

体系中解放出来。” ［８］ 走出乡村小天地、一步步奔向

大城市的朱光潜是满心喜悦的，这种感觉在他读惯

中文后初学英文时也曾有过，然而，二十多年的乡

村生活轨迹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铸造了他的生活

习惯、认知方式乃至价值取向，身体的解放却难以

改变心理的思维定式。 多年后，当朱光潜回忆起在

武汉的一年岁月时，最难忘的只有洪山的紫菜薹、
蛇山的梅花和江边的书店。 香港大学的生活是相

当有趣的，足球、网球、辩论赛，他连看的兴致都没

有；全校仅有的两个女生和他是同班，他却从没有

将她们当作女子看待；这个别人眼里寒酸的“北京

学生”最喜欢的事情是和另外两个“哲人”在午后顺

着小路爬到学校后面的山顶，呼吸清新的海风，眺
望远处岛屿上青葱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房屋，疲倦

后再顺着另一条小路返回学校吃上一顿丰盛的晚

餐。 从欧洲回国住在北京慈慧殿三号时，他在院子

里挖了一片地，种几棵芍药，栽几株丝瓜、玉蜀黍和

西红柿，淹没在自生自长的杂草丛中也不去管它

们；为了赶走清晨惊扰他香甜美梦的老鸹，他竟然

去买了弹弓去射它，后来弓子坏了只好作罢；看门

老太婆捧着长烟杆、闭着眼睛听车夫讲故事，虽无

瓜架豆棚，却俨然是一幅移植到城里的乡村太平岁

月图画。
武汉、香港、上海、伦敦、巴黎、北京、成都，成年

朱光潜在都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目之所及、挥之

不去的依然是那和乡土沾边的记忆里的乡村图画。
即便是小时候曾觉得单调无味、每天早晚都看到的

乡下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多年后回忆起

来也令他无限留恋。 这浓郁的乡土情结，如同故乡

给游子下的蛊，早已深入他的骨髓中，占据了他的

记忆空间，自然会频繁显现于他说理设喻的笔端。
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９］，在一个人所有的心灵

现象之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他的记忆，“一个

人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

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的载体”，他的记忆也绝不会

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从他毕生接受到的、多得数

不清的印象中选取出来记忆的内容，“肯定是那些

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极具重要性的事件。 因此，他的

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那山、那水、那人，还
有那记忆里的童年，那些熟悉亲切的生活经历，纵
然离乡千万里，总在游子的心头萦绕，在不经意间

想起，浮现于朱光潜创作时的思维瞬间。
出现在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风景与民俗风情，

是记忆中故土和家园情结的自然再现，不仅是成年

朱光潜离开山村奔赴城市生活的必然，也是他的文

学和美学旨趣的间接书写。 作为京派文学的领军

人物［１０］，朱光潜和沈从文、废名、凌叔华等京派作家

一样，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人道主义

和自然主义，推崇文学和美学思想的静穆境界、距
离感和移情学说。 周作人曾经说过，人是 “地之

子”，不能离地生活，要忠实于脚下这块地：“……须

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

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 这

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

是如此。” ［１１］静穆于脚下的土地和江上的青山是一

切生灵的慈母，泯化一切忧喜，亲切宁静，守护着人

类的精神家园，于是，说理设喻语言中的泥土和自

然气息也是朱光潜的文艺主张。 不仅如此，在朱光

潜的眼里，宇宙间的许多真谛往往都寄寓在一些极

其平常细微的事物中，稍不留神便会被忽略，只有

像日神阿波罗一般，才能静观诸生，既能察觉其中

的哲理，又能领略到一种置身事外的永恒之美：“我
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
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
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
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

蜓追雌蜻蜓一样。” ［５］６２这样一种静观默察的态度，

２９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



使得他能处处发现乐趣、吸收生机，时时触机生悟，
如同“地行仙”一般怡然豁达。 万物皆自得，那记忆

里纷扰的众乡亲、静穆的山川树木，在他的眼里都

成了自然图画，都是小说，都是他信手拈来设喻说

理的绝妙素材。

五、结语
“童年记忆的乡土是一片毫无异己感、威胁感

的令人心神宁适的土地，也是人类不懈地寻找的那

片土地。” ［１２］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田园山水，童年和青

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成年朱光潜非常重要。 曾

经的生活故事，凝聚了浓郁的乡土情结和家园情

感，因而自然会频频出现于他创作的瞬间。 出现于

说理文中的乡土情结书写是作家潜意识中存储意

象在说理瞬间的智慧火花，是事与理相通时的灵光

闪现，因其隐蔽，更加率真，一旦生成，弥足珍贵。
当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学者成为背井离乡

的游子时，故土和家园便成为他游走城市的随行行

囊。 恣意文字、畅谈美和人生的背后，难以掩饰的

是他对故乡山水和淳朴自然生活方式的深深眷恋，
回归的冲动也就成了诉说不尽的话语。 不仅如此，
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心里形成了一座来往自由的桥

梁，连接过去和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频繁

辛苦地拜访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

现实生活的核心”。［１３］ 借助一双慧眼，存身文字中，
这份沉重的故土情结和家园意识寻得了暂时归属；
凭着作家的笔，定格文学中，清末民初皖西南山村

风土人情的一个剪影得以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保存。
它不仅是朱光潜一个人的心理情结，也是深植于中

华民族精神之中、存在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之中的

一种情结，这种情结“不仅与自己的往昔，更重要的

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在一起”。［１４］于是，在设喻说

理的彼时和解喻感悟的此时，个体有意识和集体无

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中实现了双重交汇，作者和读者

都得以跨越时空抵达各自的视觉和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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